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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富贵满堂 陈婷作品

悠悠岁月

我是一名低年级数学老
师。做一名老师，是我从小
的梦想。

1991 年夏天，我被常州
师范学校录取，成了一名光
荣的师范生。我的专业是

“普师”，普就是普遍的意思，
什么都要学。除了语数（英
语不学）、物理化学、历史地
理、生物政治、教育学心理
学，还有弹琴唱歌、舞蹈美
术、书法体育等。我们是音
乐选修班，所以音乐课的类
别也特别多，乐理课、声乐
课、合唱课、琴法课。琴法课
也学两种，钢琴和手风琴。
一开始两种都学，一学年后，
自己选择其中一项专攻。我
选择的是手风琴，家里穷，买
不起钢琴，手风琴相对便宜
一些，以后可以自己买，而且
携带方便。在春天的阳光
下，我拉着手风琴，孩子们围
在四周歌唱跳舞，那该是一
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除了音乐课多，我们的
舞蹈课也多，舞蹈老师个子
不高，却有着舞者特有的神
韵，喜欢穿一身白纱衣，着一
双卡其色舞蹈鞋。他总是面
带微笑，端着身子，举手投足
之间散发着无尽的魅力，只
要他一出现，叽叽喳喳的舞
蹈房立刻变得鸦雀无声。我
们喜欢学各种舞，但是最怕
拉伸压腿，每每有同学压不
下去的时候，杨老师就会笑
着说：“你们现在是可塑性最
强的时候，只有严格要求自
己 ，才 能 成 为 出 色 的 舞 蹈
者。”他一边说，一边暗暗用
力帮你把腿压下去，然后转
身，拍手鼓励，我经常是痛得
眼含泪花。

在 师 范 学 校 里 的 每 一
天，我们忙碌充实而又快乐。
原来一手的狗爬字练成了漂

亮的正楷、行书甚至隶书。
n、l不分的地方方言，成了甲
级 标 准 普 通 话 。 1994 年 7
月，我们带着三年苦练的一
身本领和老师们的期望，分
配到了各所学校。

我 分 配 在 后 阳 中 心 小
学，任二年级语文老师带班
主任，兼二三年级的音乐课。
初来乍到，埋头苦干，为了第
二天的课堂教学，每天几乎
都要到夜里 12 点多。备课、
准备实物教具、写小黑板、把
音乐课的曲子在风琴上弹熟
练。那时候条件简陋，资源
缺乏，除了一本教材书，什么
都要自己准备，连考试都是
自己出题，刻钢板印刷。记
得第一次刻钢板印试卷的时
候，没有经验，弄了个大花
脸，头一抬，办公室里每位老
师都笑得前俯后仰。我教过
一到六年级语文、数学，任教
音乐六年，代过体育课、美术
课、自然课等。基本原则是：
哪里缺老师，我就到哪里。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更是我
大显身手的时候，唱歌跳舞
演小品，在那满是泥土的操
场上，我和孩子们蹦蹦跳跳，
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在腾起
的灰尘里骄傲无比。

光阴转辗，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步入了教师的行业，
我也成了专业的数学老师。
如今的数学课堂都是现代化
教学，手工教具、小黑板等都
早已不见踪影，做老师的情
怀，却一直散发着温暖和力
量。转身离去的青春，已经
一去不复返，但生命中的执
着和美好，就这样静静地滋
润着自己的教师生涯，一步
一步走过的温暖，从来不需
要想起，却一直在内心最深
处盈然。

比光阴更深的情怀
□ 谢丽霞

一场冬雨从未期待，

亦不能

回避

雨滴从屋檐瓷裂般摔落

树叶因雨的沉重，

分离了枝头

一切都在冷的意境里

连低矮的植物

都是萧瑟之状

已不敢伸手去接雨的晶莹

那种凉直透心底

任心绪如一柄伞街灯下游荡

目光不可企及

曾经温暖的背影

1949 年 4 月的一天，我呱呱
落地，诞生在苏北解放区的一位
农民家里……

随后，母亲带着我们与在金
坛做手艺的父亲会合一处，以做
手艺为生。

父亲租住的房子里人满为
患。他与两个匠人合租了北门
大桥下三间民房。石匠带着两
个儿子住在西边一间，东面一间
一隔两半。我们一家五口住在
里面半间。铜匠祖孙三代六口
人住在外半间。中间一间堂屋
里是三家人活动的共用场地。
角落里砌着两只灶头，我们两家
各一只。

在这人头碰人头的空间里，
除了睡觉时我们觉得人头靠脚
头拥挤得难受，烧饭时屋里的滚
滚浓烟呛得我们夺路而逃。空
间的拥挤，三孩共床的日子不能
再延续下去了。母亲托了许多
人终于在北门仓房租到了两间
低矮的小平房。我们这才有了
自己的家，拥有了男女各自的睡
床……

转眼我成了大姑娘。1968
年仲秋时节我插队去了农村。
没有房子，我们四位女知青挤在
社棚里打地铺。那些天，我们被
隔壁猪圈里散发出来的尿骚味
熏得无处可逃。

三年后，我嫁入夫家，拥有
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婚房。但是
我们很快分家，住到了做饭的小
屋里。建房成了我们迫在眉睫
的事，在 1974年迎新春的爆竹声

中，我们的三间大瓦房在一片茅
屋中拔地而起，豪迈地耸立在村
庄里。

七年之后，当家前屋后树成
荫，竹成林的时候，我接到了一
纸回城工作的调令。喜悦之中
万般不舍。这是我人生开花结
果的地方呀！

入城后，我成了无房户，借
住在学校安排的一间空闲的教
室里。我和丈夫睡在里间，两个
孩子睡在一帘之隔的上下铺的
木床上。没有厨房做饭，只能把
煤炉、餐具搬到教室外面的走廊
上，搬张废旧的课桌当灶台……
我坚信住房困难一定是暂时的，
好日子在前面向我们招手呢！
果然，1989 年金秋，金城镇第一
幢教师住宅楼在文化路落成了，
我分到了一楼两居室 56 平米的

套房。我走进装修得焕然一新
的套房，恍若置身梦境。

1996年，教育局为改善教师
的住房，建造了一大批住宅楼。
我家“以小换大”搬到了 70 平米
的公寓房……我们的生活犹如
芝麻开花节节高。2001年，我们
用 30 万元建造了一幢三间三层
的小别墅。50年的梦想，在改革
开放的进程中不断提升，孵化成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
姓家”。

目睹新中国走向繁荣昌盛
的母亲来到我家，看到小楼满园
飘香摇曳的花草树木，满屋古式
古香的黑胡桃木装修与簇新的
黄花梨家俱，不由感叹：“丫头你
命好，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恩
情啊……”

若我能搏击蓝天，必是您给了
我腾飞的翅膀；如果我是不灭的火
炬，那定是您给予了我青春的光亮！

李老师长相清秀，小巧的瓜子
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白白净净，很时
尚。若说：“岁月是把杀猪刀”，那李
老师怕是被岁月遗忘了，40出头，像
30出头。

平时，李老师还很爱“唱戏”，一
会儿唱红脸，一会儿唱白脸，一会儿
唱小生，一会儿唱花旦。有一次，我
的作业错了一题很典型的题目，李

老师先是唱白脸，把我一顿批评，然
后启用“独门绝技”——“变脸”，秒
变红脸，开始像妈妈辅导我作业一
样，先是和我一起圈出题目中的关
键词，接着帮我理清关键信息，最后
在李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我明白了
这一类题的计算方法，之后和这类
题有关系的题目，我宣布：“本场戏
完美杀青！”

记得还有那么一次，李老师和
我们一起去秋游。李老师不仅仅和
我们一起玩，还用手机帮我们拍下

了一张又一张照片，帮我们留住了
那一段美好的时光，让我们存下了
美好的回忆！我宣布：“本场戏依然
完美杀青！”

李老师，是您在低年级的循循
善诱，帮我打好了学习数学的基础；
是您用“唱戏”，激发出我对数学的
兴趣。谢谢您，李老师！谢谢！

这就是我的漫画老师——“唱
戏”事业热爱者李老师！你的漫画
老师是什么样的呀？

指导老师：陈昕

房子的故事
□ 高兰华

数学老师爱“唱戏”
□ 华罗庚实验学校五（5）班 周恩慈

小荷初绽

余 温
□ 江一

岁月流歌

从关云长的刀锋里

感知一杯酒的余温中

暗藏的杀气

在金沙滩的瓦砾里

聆听古战场的厮杀中

经久的余音

炭火的余烬啊

足以爆裂祖母歌谣中

米花的一粒

一粒温暖了余生

冬 雨
□ 黄晓春

闲情逸致

我的公爹离开我们已经三十
多年了，但公爹常对小辈们说的一
句话“勤勤恳恳做事，老老实实做
人”却让我们时刻铭记。

公爹从小就在米行学徒，解放
后被安排在乡镇粮库当保管员。
他工作十分努力、执着，毫无差错，
因此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荣
获过全省粮贸系统劳模。粮食保
管实属要岗，他尽心尽责一直干到
退休。

公爹有三儿四女，家庭负担自
然重。听我丈夫讲他九岁那年生
病的事，令我感慨万分。那年正值
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奇缺，公
爹家要吃、能吃的孩子又多，更是
雪上加霜。入冬后，我丈夫因久饥
突患大病，高烧三天不退，心跳微
弱。这时，平日寡言的婆妈急得哭
求公爹：“孩子他爹，你就去粮站借
点米回来救救孩子吧！”可公爹摇
头直言：“粮仓是国库，宁可饿死，

也不能动一粒米！”说完后，他一面
吩咐婆妈送孩子去卫生所看病，一
面安排家人去城郊挖野菜，掺拌麦
麸做饼充饥。他走了几十里路，到
薛埠表姐家，买回来一袋手指大的
山芋，解决了燃眉之急。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历程，公
爹虽然离开了我们，没给我们留下
多少物质财富，但给我们留下了用
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最能慰藉他
在天之灵的，就是他的儿孙辈都能
按他的教诲去做人做事，个个日子
过得安定和自在。公爹常说的那
句话，早已沿袭成家训，成为他留
给我们后代珍贵的遗产。

遗 产
□ 周黎芳

芳草萋萋


